
商州美食记
文/田 家声

豆 儿糊汤

美食人人都喜食 ，但不见得

人 人都能做得来 。一 方水土养

一 方 人 ，也 孕 育 一 方 美 食 。商
州 美食多得数不清 ，洋芋糍粑 、
蛤蟆谷朵儿 、腊 肉 炒芋饼 、商芝

肉 、豆芡 、油茶 、红薯油糕 、榆钱
麦饭……然而最家常和永远吃
不厌的还要数豆儿糊汤 。

做豆儿糊 汤 玉米糁子 是主

料 ，最 好 是 深 山 里 产 的 莫 十
七 。在商洛以洛南所产为最佳 ，

因 为地处黄河流域的洛南气候

温差大 ，莫十七生长期 长 ，那玉
米所碾的糁子做的糊汤更粘更

香 。要不在 商 州 城饮食市场凡

打 “洛南糊汤 ”招牌的摊点前顾

客络绎不绝 ，生意都红红火火 。
豆子是红小豆或 四季豆 。白 水

烧开 ，煮了 豆子 ，文火慢煎 ，煎一
滚即 向锅 内添半瓢凉水 ，再煎再
添 ，直到那豆儿半熟 了 ，即 乡 间
人说的 “杏仁子 ”了 ，便开始下玉
米糁 。边下边搅 ，依水 的 多 少 ，
不 要 下 得 太 多 ，也 不 要 下 得 太

少 ，呈 半 糊 状 即
成 。碱 面 是 必 放

的 ，也 要 放 得 合

适 ，多 则 吃 着 发

燥 ，少 则糊汤吃着
发涩 ，不香荃 。常
言 “糊 汤 要 好 ，七
十二搅”，做豆儿糊汤搅工很重

要 ，右手持擀面杖顺一个方 向快
搅 ，越搅越稠 ，越搅越粘 ，直搅得
胳膊发麻 ，浑身淌汗 ，那豆儿和

玉米糁不弃不 离 ，你中 有 我 ，我
中 有你 ，颜色黄 中 带红 ，用 勺 舀
起 吊粘片方可 。

豆儿糊汤就酸菜 是 商 州 人

传 统 的 吃 法 ，而 那 酸菜 最 好 是
用 野小 蒜 搭 油 炒 了 ，吃起 味道
更佳 。若是炒 一碗腊 肉 与那豆

儿糊 汤 一 起 吃 了 ，就好 比 一 个

人 穿 了 一 身 西装而脚下穿一双

草鞋 ，不般配 。腊 肉 就糊汤 ，那
腊 肉 的油腻味儿和家常的粘香

豆 儿糊 汤 似 乎 格格 不 入 ，咀 嚼
不 出 乡 野 美 食 的 味 儿 来 了 ，也
是这个道理 。

豆儿糊汤养人 。上世纪七

十 年 代 初 ，商 州 秦 王 山 有 一 七

旬老妪 ，进 山 砍樵 ，竟然赤手空
拳打死 一 只金钱 巨 豹 。消 息传

出 ，有省城记者 闻 讯赶来采访 ，
问 ：“平素喜食何物？”答 曰 ：“豆

儿糊 汤 ！”那 记 者 回 到 省城 ，立

时写 了 篇 “商 州 糊汤壮筋骨 ，七
旬 老 妪 擒猛 豹 ”的 报 道 。见 报

后 ，一时传为美谈 。
余上边说的是稠豆儿糊汤 ，

还有 一种稀豆儿糊汤 。做法相

同 ，只是下的玉米糁量要少 。锅
里咕咕嘟嘟煎熟了 ，揭开锅用勺
搅了 ，那豆儿和糁子却是互不粘
连 ，同 样黄 中 带红 ，那颜色首先
给 人 一 种 视 觉 美 ，不 吃 都 感 觉
香 。盛在碗里可不用 筷子 ，嘴搭

碗沿呼噜噜喝 ，那
呼 噜 声 仿 佛 天 公

打 雷 。不 过 喝 稀

豆 儿 糊 汤 是 要 吃

馍 的 。常 见 吃 者

手 里 捏 了 块 蒸 馍

或烙馍 ，一 口 糊汤

一 口 馍有 滋有 味地吃着 、喝着 ，

那态势犹如神仙般滋润 、自 在 。

当 然 吃时 同样要佐 以酸菜 或其

他小菜 ，没菜就寡味了 。
好想 吃 一 碗粘甜香荃 的 豆

儿糊汤啊 ！

商 州 大烩菜

烩菜前冠以商州 ，首先有 了

地域性 ，说 明 它是惟商州 的 ，不
属于别的地方 ，而 且 是大烩菜 ，

非小排档 ，牛皮烘烘 ，气势夺人 。
商州城里有好几家打 “商州

大烩菜 ”招牌的餐馆 ，生意都红
红火 火 ，说 明 此 菜 颇 受 食 客 欢
迎 。我 是 吃 过 大烩 菜 的 ，是 在
州 城路一家名 曰 “烩菜王 ”的餐

馆 ，吃 者 是 一 帮 文 朋 诗 友 。大
烩 菜 唯 一 特 点 ，简 单 。不 摆 七

碟子八碗 ，多种菜 肴 一锅倾 ，味
浓香烂煎火 。一 勺 色 泽红润 的

红烧 肉 匀 匀 地苫在盆 中 盛着 的

其他菜肴之上 ，那 肉 烘烂味醇 ，
肥而不腻 ，十分显眼 ，犹如一本
戏 中 的 主 角 ，而 遮 盖 在 下 边 的
油 炸 豆腐 、豆 角 、粉 条 、红 白 萝

卜 、白 菜 等 为 配 角 中 的 生 旦 净

丑 ，也 各 有 千 秋 。十 数八 人 围
了 一 桌 ，视 各 人 嗜 好 和 口 味举
箸拣之 ，挟之 ，红嘴 白 牙津津有

味地吃之 ，热热 闹 闹 地谝之 ，一
时 间 便把那人世 间 的苦痛哀愁

遗 忘得 一 干 二净 ，所 以 吾 认 为
把此 菜 叫 “忘忧 菜 ”倒 也 合 适 。

大烩 菜 跟 火 锅 可 以 比 肩 ，但 它

没 了 川 味 的 麻 辣 ，最 适 合北 方

食客的 口 味 。

大烩菜吃的是一个煎火 ，尤

其 是 在 大雪 纷飞 的 冬 日 ，邀 了
七 朋 八 友 或 近 亲 远 戚 ，不 吃 大
餐 ，专 点大烩菜 ，感受其地方风
味 ，吃它个热火朝天 ，从而促使
友情更深 ，亲情更浓 ，可谓人 间
美事一桩也 ！

唐诗里的爱情
文/付秀宏

感谢有唐诗 ，感谢有爱情 ，让

我们活得很有感觉 。

爱 的 感觉正流淌 ，从字迹中

间 来 ，或 已 流成 长 江。“青 梅 竹

马”、“两小无猜”，发源唐诗 ；“心

有灵犀一点 通”、“春蚕到死丝方

尽”，也发源于唐诗。唐诗是刮过

风的屋居 ，爱是风铃生 出 嫩芽 的

眼睛 。如 同 蒲公英的小毛毛 ，落

在我们心尖尖 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里有三首诗写

的是爱情 ，标题 叫 《长干行》。其

中 两首是崔颢写 的 ，两首诗都是

五言 绝句 ：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

横 塘 。停 船 暂 借 问 ，或 恐 是 同

乡 。后 一首也是 四句话 ，是这个

男子回答这个姑娘 ：家临九江水 ，

来去九江侧 。同 时长干人 ，生小

不相识 。

就这 么 两首 ，一 问 一答 。姑

娘 问 四 句 ，小伙 答 四 句 ，非常朴

素 ，也没明确地说什么故事 。但

诗人对爱情的冲动 ，男 女之 间略

带有几分羞涩的表达 ，都写得相

当好 。

另外一首 《长干行》，是一首

五言 古诗 ，它 一 共有 30句 ，是鼎

鼎 大 名 的李 白 写 的 。故 事 虽 简

单 ，诗却写得柔肠寸断 。它 以一

个女孩的抒情 口 吻写 ：

妾 发 初 覆 额 ，折 花 门 前

剧 。郎 骑 竹 马 来 ，绕 床 弄 青 梅 。
同 居 长 干 里 ，两 小 无 嫌 猜 。十 四

为 君 妇 ，羞 颜 未 尝 开 。低 头 向 暗

壁 ，千 唤 不 一 回 。十 五 始展 眉 ，愿

同 尘 与 灰 。常 存 抱 柱 信 ，岂 上 望

夫 台 。十 六 君 远 行 ，瞿 塘 滟 灏

堆 。五 月 不 可 触 ，猿 声 天 上

哀 。门 前 迟 行 迹 。一 一 生 绿

苔 。苔 深 不 能 扫 ，落 叶 秋 风 早 。

八 月 蝴 蝶 黄 ，双 飞 西 园 草 。感 此
伤 妾 心 ，坐 愁 红 颜 老 。早 晚 下 三

巴 ，预 将 书 报 家 。相 迎 不 道 远 ，直
至 长 风 沙 。

青梅竹马 、两小无猜这 两成

语 ，都是从这首诗 中 发 明 出 的 。

这首诗描写的爱情虽和崔颢一样

质朴 ，但 已经似长江一样跌宕起

伏 ，其优美情韵和意蕴流长却远

胜崔颢 。

同是唐朝 的李商隐爱情诗 ，

就完全不一样了 ，非常朦胧 ，非常

惆怅。他主要写相知：“身无彩凤

双飞翼 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他又

喜欢写相思苦 ，爱了但不能实现 ，
受相思煎熬。他说：“春蚕到死丝

方尽 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

唐代 还 一 个 名 叫 薛 涛 的 女

子 ，也写爱情。她写了 一组《柳絮

咏》，其 中流传最广 的一首是 ：二

月 杨 花 轻 复 微 ，春 风 摇 荡 惹 人

衣 。他家本是无情物 ，一任南 飞

又北飞 。

诗中处处摇荡着多情常被无

情恼 的况味 ，像写失恋……二月

杨花荡人衣 ，去踪难料 ，飘忽恼

人 ，而 阴 晴不定的爱情——“惹 ”

心 中生成欢 、愁的涟漪无数 。一

个 “惹 ”字 ，引 万般情缕缠绕在心

头 ，飘忽在眼帘 ；一个 “惹 ”字 ，春

梦破碎似成被夺的城郭 ，只能回

忆不能聚首哦 。

唐诗 中 描写爱情的诗篇 ，都

美到骨子里 了 。不管是笑的 、苦

的 、愁 的 ，像 一 幅幅 画 。只可远

观 ，不可近玩 。

窗 前 的 灯 光
诗/张卫萍

在 千 窗 万 户 中 寻找

在城 市 的 高 楼林立 中

窗 前 的 灯光似繁星 点 点

在我 的 目 光和灯光

交会的 一刹 那
一股 暖流 涌 过心 头

那是 家 的 灯光
灯光如 亲 人的 眼睛

与 我 对视凝望

看到 了

那一 桌飘香的 饭菜
和 那 温馨 的 笑容

在 窗前 的 灯光里喜悦

掸掉我一 身 的 仆仆风 尘
走进灯光

就走进避风的 港

山 妮　武恒 智　摄

大院生活
文/冯小兰

生活 的大 院 ，花木丛生 ，常
年开满各种花朵 。花 的香和草

木的气息很清新 ，引来各种蝴蝶

在花丛中飞 ，从一朵花飞 向 另一
朵花 ，这样一来 ，整个院子便热
闹 了 ，大院里的一草一木便都生
出 了 性灵 ，年华往复 ，一年一年
的春花秋草 ，将生活的空 间点辍

得色彩纷呈 。

早些年 ，大院的景象不是这

样的 ，甚至显得有 些 荒凉 ，花草

树 木 远 没 有 眼 下 这 么

多 。先 前 院子 里 有 一 个
废弃的池塘 ，因为乏人管
护 ，塘里种的莲叶零落不
堪 ，莲花更是难得 一 见 。
现 在 却 是 大 不 一 样 了 ，

池 塘 经 过 一 番 人 工 修

整 ，四 周 陆续 修 建 围 栏

和护堤 ，不久前又在莲花池边
搭建 了 几 间 乘凉的小 阁 楼 ，使

得整个大院更增添 了 几分休 闲

的 雅 致 。下 班 走 过 池 塘 的 时

候 ，常遇见一 些好生的 家长领
着孩子到池塘边将小鱼小虾放

生到池塘里 。

晚 间 时候 ，则有不少老年人

在亭 台 周 围活络筋骨 ，后来 ，小

孩子们也来凑热 闹 ，玩过家家 、
捉迷 藏 ，时 常 是 一 家 老 少 齐 出
动 ，一 起 到 户 外 健 身 和 散 步 来
了 。人是逐渐多 且热闹起来 了 ，

仿佛一夜之间 ，大院里人们的生
活节奏便都慢了下来 。

大院生活的 日 渐丰 富和热

闹起来 ，现在空地上搭建了 许多
健身器材 ，专供人们前来休 闲健
身 。在这座尘埃弥漫 、喧嚣纷扰

的都市 ，大院生活 的 安恬悠然 、
宁静优雅很是难得 。如今的大

院 ，林荫道上满 目 葱茏 ，每到春
花烂漫时节 ，空气 中处处弥漫着
浓浓的花香 。我想起 自 己 刚 搬

来的时候 ，总是反复做着 同样一
个梦 ：梦见 自 己变成一 只 蝴蝶 ，
在浓密的花丛上空翩翩飞舞 。

大院的 四季也是美妙的 ，初
春的早晨 ，走进大院东边的那片
小树林 ，你会看到喜鹊鸣叫着在
枝 头 盘旋 ，阳 光 透 过 茂 密 的 林
梢 ，洒进寂静空灵的林地里 ，那
里有伴着优美音乐晨练的身影 ；
长长的夏 日 午后 ，行走在梧桐树

环抱的林荫道上 ，除了 偶尔的蝉
声 ，四 周 一 片恬静安详 ；每 当 雨
过天晴 ，走过那片郁郁葱葱的青

草地 ，你会 闻到一股醉人的清香

味 ，那种草香 ，会把我 一下子拉

回故乡 ，因为那分明是再最熟悉

不过的故乡 的青草味 ！

一 缕遥远 而又淡淡 的 乡 愁

流遍全身 。待到秋 日 黄 昏 ，一对
对 白 发 苍苍 ，相 亲 相 爱 的 老 夫

妻 ，踏着 夕 阳 的余辉 ，在大院的

林荫道上携手散步 ，轻言细语 ，
道路两旁散布着菊花淡雅的芬

芳 ；冬阳之下 ，大 院 内 仍 有 鲜花

盛开 ，姹紫嫣红 。一阵风

吹来 ，四 季常青 的香樟树
叶沙沙作响 ，好似在为行
人 演 奏 一 首 首 美 妙 动 听

的乐 曲……

后 来 ，因 为 工作缘 故

搬离 了 大 院 ，但心 中 的挂
念是不变的 ，以 至于 每次

走 过 这 座 生 活 多 年 的 院 子 ，心
中 总 会 洋 溢 着 一 种 浪 漫 的 情

怀 。眼前常常会 出 现这样一幅

画 面 ：烟 花 三 月 ，院 内 花 飞 花
谢 ，落 红满 地 ，一 个 女孩 ，着 一
身 粉 色 的 衣 裙 ，唱 着 美 丽 动 听
的 歌谣 ，穿梭在百花丛 中 ，像一

只 飞舞的彩蝶……

大 院 生 活 的 诗 意 无 处 不

在 ，需 要 的 只 是一份 闲 情 ，一份
雅 致 ，止 纷 扰 于 内 心 ，耽 美 逸
趣 ，成 者 极 致 ，因 为 美 在 自 心 ，
并不在远处 。

打猪草
文/姚元忠

在我的家乡 ，打柴一般是男

娃 的 活 计 ，打 猪 草 一 般 是 女 娃
的 事 情 。但 我 既 打 柴 又 打 猪

草 ，这 是 因 为 我 家 只 有 我 们 弟
兄 三个男 娃 ，而 且 我为 老大 ，自
然这 两种活路都得干 。

打 猪 草 用 的 家 具 是 挎 篮 。

竹子编 的挎篮用 一根枸皮拧的

绳 子 绑 着 ，绳 子挂 在 我 幼 嫩 的
肩 头 ，挎 篮 吊 在 我 瘦 弱 的 沟 蛋
子 （臀 部 ）上 ，挎 篮 之 大 与 我 的
个子 有 些 不 协 调 ，走 起 路 来 我
就有些像小鸭子一摆一摆的 。

打猪草一般都在早上 ，我们

披 着 飘 荡 的 白 色 雾 纱 ，染 着 晨

曦 的 橘 黄 色 ，吸 着 田 野 清 爽 的

空 气 ，与 许 多 孩 子 一 道 麻 雀似
地唧唧喳喳 出 现在野外 。野草

和 我 一 样 ，经 过 一 夜 的 休 息 就

徒 长精 神 ，加 上 沾 满 了 晶 莹 的

露水 ，就格外新鲜 。那时 ，我似
乎 对 乡 村野 草 很 有 些 “学 问 ”，

能 认得 上 百 种野 草 ，还 “渊 博 ”
地 知 道 哪 些 是 猪 能 吃 的 ，哪 些

是 猪 特 别 喜 欢 吃 的 ，哪 些 牛 吃

羊 吃 而 猪 却 不 能 吃 ，哪 些 猪 既

能吃人 也能吃 。猪草 的 名字土

得 很 好 听 ，好 听 得现 在 回 忆起
来 都蛮 有 味 儿 。嫩 儿 菱 ，叶 子

很小很嫩 ，轻轻一掐 ，可 以 冒 出
绿 汁 来 。刺 根 芽 ，叶 子 长 而 边
沿 有 刺 ，但 嫩 的 时 候 刺 也 “温
柔”，遇上淌鼻血揪把刺根芽塞
进 鼻 孔 就 能 立 马 止 住 。根 儿

长 ，顾名思义就是根须很长 ，我
们打它的 时候 ，偏不理它的根 ，

揪掉它细嫩的 叶子就行 了 。苦

麻菜 ，掐叶子会 冒 出 乳一样
白 浆 ，据 说 味 苦 但 猪 却 爱

吃 ，想 必 像 人 爱 吃 苦 瓜 一

般 ，能降火改善 胃 口 。王八
叉 ，名字有 些难 听 ，原 因 它
长老 了 就结 出 许 多 分叉 的

小针来 ，扎在 肉 上生痛 ；扎

在衣服上撕扯不下 ，令人讨
厌 ，故 而 有 其 恶 名 ，但 幼嫩

的 时 候 却 是 好 猪 草 。蛤 蟆 叶 ，

叶 子 上 的 纹 路 就 像 蛤 蟆 的 背

部 ，有弧形条纹 ，一般长在路边
或水边 。水蒿 ，样子像端阳 艾 ，

但矮嫩 ，没啥气 味 ，不像端阳艾
因气味冲鼻猪并不吃。还有两种

猪草叶子大若 巴掌 ，椭圆形叶子

那种叫猪耳朵 ，长圆形叶子那种

叫牛舌头。这两种猪草猪虽然都

可 吃 ，但 猪 更 喜 欢 吃 的 是 牛 舌
头 。那时候我还不理解过猪 ：真

奇怪 ，怎么不爱 自 己的 “猪耳朵”，

却爱人家“牛舌头”呢。还有些猪

草其实不算草 ，是树的叶子 。但
因 为 猪 能 吃 ，我 们 也 统称 为 猪
草。像茯苓树头 、神仙树叶子 、槐

树叶等 ，有一种树叫枸叶树 ，似乎

叶子天生下来就是猪的草 ，叶子

里也含有乳般 白 浆 ，是猪的 “细
粮”。枸树皮可 以编绳子 ，很坚

韧 ；根部能结木耳 ，一下雨就胖兜
兜 冒 出 来 ，我们摘 了 让 母亲炒猪

肉片子 ，口 留余香 。
在山坡的树林里或者灌木丛

中打猪草会时遇惊险 ，或被荆棘
刮破衣服和皮肤留 下道道血痕 ，
或被长虫哧溜一下吓得出一身冷

汗 ，或无意间惊扰了窝里的马蜂 ，
被蜇得哇哇直叫 。但惊险一点也

不会阻止我们的脚步 ，因为 乡 下
娃胆大皮实 ，再说树林里常常有
桑椹 、毛桃 、五味子 、八月 炸等迷

人的野果。打猪草要想省力最好

是去 田 块 ，那 里 长 庄 稼 也 长 野

草 。自 留 地 里 的 草 是 私 人 的 ，
进 去 打 就会 挨 一 顿 臭 骂 ，我 们
不敢越雷池 一 步 。集体地里 的

草也姓公 ，只 要 有 ，就可 以进去

随 便 打 ；只 要 是 连 根 拔 也 算 是
帮 助 除 草 ，一 举 两 得 。但 下 雨

千 万 别 进 地 ，踩 结 了 地 ，还

留 下犯错 的足 印 ，生产 队长

会把你的耳朵揪掉 。

乡下的猪草真是多 ，可是
多不过打猪草的人 。那个时

代 ，真是个穷啊 ！穷得猪吃草

人也吃草 （野菜 ）呢 ，山坡上的

野菜野草都长不过人与 猪 的

需求 ，所以须背着挎篮满坡架
岭地找 ，一头半天才能打满一挎
篮 。如果偶尔遇上 了 一片好猪

草 ，那个兴奋不亚于饿狐狸碰上

一只鸡 。为 了 让 有 限 的挎篮装

更 多 的 猪 草 ，打 的 猪 草 总 是 在

挎篮里用 手 不 断压结实再压结

实 ，甚 至 在 挎 蓝 四 周 插 上 小 木

棍 ，将猪草码得很高 ，回 到家里
掏 出 来就 是 山 一 样 一 堆 ，交 给
母 亲 用 刀 剁 碎 ，放 进 锅 里 稍 微
煮 一 下 便 可 。那 时 候 ，家 家 都
有 一 口 很大的头号锅 ，里面天天

盛 着 绿 色 的 猪 食 ，只 拌 上 星 星
点 点 的包谷糠皮子 （若遇荒年 ，
糠 皮 子 也 轮 不 上 猪 吃 了 ）。一

头猪喂上一年 ，也才百把斤 ，而
且 是猪瘦毛 长不 长膘 。不过那

时 的 猪 肉 味道鲜美 ，瘦 肉 多 ，一
点也不腻 ，特好吃 。

时 过 境 迁 ，这 些 都 成 过 往
了 。今 年 春 天 回 乡 ，但 见 乡 村

路 边 田 里 满 是 我 认 识 的 猪 草 ，
胖 乎 乎 嫩 鲜 鲜令人 可 爱 ，问 起
随行的表哥为 什 么 这 么好 的猪

草 都 没 有 人 打 呀 ，表 哥 笑 我 孤

陋 寡 闻 ，现在猪早 已不吃草 了 ，
只 吃 粮 食和 饲 料 ，还 打 什 么 猪

草 啊 ？我 又 问 ，吃 粮 食 的 猪 一

定 长 得快 吧？表 哥 说 ，那 当 然 ，

但猪 肉 绝对没有 当 年吃草 猪 的

猪 肉 香 啊 ！表 哥 又 介 绍 ，一 些
养猪场还用 含有 激素 的饲料养

猪 ，那长得更是疯快 ，但就是猪
肉 不 仅 不 好 吃 ，而 且 吃 了 心 里
也总不踏实 。

看 来打 猪 草 以及 吃草 的 猪

与 贫穷一道 在家 乡 的生活 中渐

渐 消 失 了 ，这 未 必 是 坏 事 。然
而 ，那儿 时打猪草的种种情趣 ，
尤其那 时猪 肉 的纯真和清香却
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！

把心拥抱
诗/朱金华

这是充 满 爱怜的 世界
太 阳 居 高 临 下

驱逐黑 暗

用 光芒照亮每一个角 落
雨 露

播撒温 馨

将 生命延续
风

在 呼啸在怒吼

把 阴 霾撕碎

留 下 清静一 片

把心 拥抱

风平 浪静里

难见 险滩 的狰狞

浮躁纷繁境遇

唯有 宁静的 心
弥足珍贵

大海 与 溪 流
文/韩 星 海

一位北方的 “旱鸭子”，有幸旅游到风
景秀丽 的 “天涯海角 ”的 岛 屿上 ，独 自 站在
一 尊礁石上 ，尽情地观赏着这碧波浩渺的
水天一色 ，聆听着海涛声声 ，突然间想起 了
家乡的小溪叮咚……

渭水的诞生地 ，也就是我的故乡 。在

那渭北高原丘陵沟壑 区 间 ，处处流淌着野

性的淙淙溪水。她清甜甘美 ，捧喝一 口 ，沁
人 心脾 。照 乡 亲们 的话说 ：解渴要喝 山 泉

水 ，爽快胜似“观音水”！
但是 ，山 溪 的 本 身 能否 与 大海相 比 ？

那确是 自 不量力 。她 自 知渺小 ，众 多人不
会 把 青 睐 的 目 光 投 向 她 ，或 专 门 去 欣 赏
她 。然而 ，她却从不 自 轻 ，更不满足 ，不停
地吸收 ，不断地充实 ，壮大 自 己 。你细看那
悬崖峭壁上 ，挂满着一滴滴晶莹的水珠子

告诉你 ，她们都会 自 然地往 山 脚下缓缓地
汇聚 ，汇成一脉细细的清流 ；岩缝青苔 中 ，
渗 出 一滴一滴 ，又在岩畔 中慢慢地汇合成
一股涓 涓 的细流 ，达到 兼收并 蓄 ，来者不
拒 ，然后 穿越重重 山 岭 ，淌过深深峡谷 ，流
过丛林草地 ，闯过道道石滩 ，创造 出 了大 自
然的奇观壮景 。

伫立在海边上 ，我恍然大悟 ，一滴水可
以映 出 太阳 的光芒 ！山 溪啊 ，你有 自 己 的
目 标和志 向 ，在漫长曲折的征程里 ，没有彷
徨 、徘徊 ；也没有流泪 、悲叹 ；总是在执著的

深思 中 追求着什么 ？若要觅源寻踪 ，你从
小到大 ，从溪到河 ，由 河而江 ，由 江变海 ，成
为汪洋大海里头无数朵浪花 ，才让大海显
得如此的苍茫 、瑰丽 、迷人……

回味 一 曲 溪水歌 ，我想到 许 多 、许 多

… …例如人世 间 的伟大 与渺小 ，神奇与 平
凡 ，个性 与 包容 ，原来是如 出 一辙 ，而是紧
密地关联着啊 ！请看人类的历史长河 ，不
正是这无数支小小 的溪流 ，涓 涓 的细波 ，
淙淙地汇合而成为 这个波澜壮 阔 的 时代

洪流吗 ？

教稼台漫笔
文/郝文 昌

东 西 两 边 都 是 很 高 的 土 梁 ，教 稼 台
就坐落在这块 凹 地 中 的武功镇东面 。这

是 一 个 不 大 的 院 落 ，垂 柳 和 塔 郁 郁 青
青 。砖 铺 的 道 路 两 侧 ，紫 色 的 马 兰 花 开
得 泼 泼 洒 洒 。迎 面 是 一 尊 后 稷 的 石 像 ，

左 臂 抱 着 硕 大 的 麦 穗 ，右 手 持 一 柄 石 制
的 镢 头 ，巍然 独 坐 。石 像 后 是 一 尊 青 砖
砌 成 的 高 台 ，台 中 央刻 着 “教稼 台 ”三 个
大 字 。台 中 心 以 四 面 开 设 的 窑 洞 相 连 ，

洞 内 墙面上镶嵌着许 多前 贤颂扬后稷丰

功伟绩 的碑刻 ，书法或古朴凝重 ，或潇洒
奔 放 。登 上 台 顶 ，东 瞰漆水 ，西 眺稷 山 ，
正值小麦扬花季节 ，满眼翠色鲜浓欲滴 。

这就 是传 说 中 后稷教人 们务农 的地

方 。后稷 ，名 弃 ，传 说他从小就从事农业
劳动 ，很会种庄稼 ，尧 时被举为 管农 事 的
稷官 ，后封于 邰 ，号称后稷 。他在解决 民
食 、识 别 和 推 广 优 良 品 种 等 方 面 作 出 了

一 定 的 贡 献 ，在 古 代 被祀 为 仅 次 于 神 农

氏 的农神 。

在 那 蒙 昧 的 世 纪 里 ，人 类 为 了 生 存
走过 了 漫长艰辛 的 道路 。从刀 耕火种到

培 育 优 良 品 种 ，从 血 腥 与 粗 陋 到 精 美 的
肴馔 ，神农 与 后稷 的业绩是不可磨灭 的 ，
他们是古代 劳动人 民 智慧 的 代表 。距离

教 稼 台 南 十余 里 的 农 科 城 杨 陵 ，就 有 许
多 当 代 的 后 稷 们 在 辛 勤地 耕耘 ，播撒着
科学知识的种子 。

今 天 ，当 我 们 食 不 厌 精 地 过 着红 火

日 子 ，有 谁 还 能 记 得 那 远 古 的 后 稷 呢 ？

每 当 我 看 见 酒 宴 上 那 浪 费 的 粮 食 菜 肴 ，

那 板 结 的 泛 着 碱 花 的 土 地 ，还 有 那 大 片
森 林被砍伐殆 尽 光 秃 秃 的 荒 山 ，我 的 心
总在 隐隐作痛 。人类 在 向 大 自 然索取 的

同 时 ，也 被 迫 承 受 着 大 自 然 的 报 复 。如
何 同 大 自 然 保 持 永 久 和 谐 ，以 挽 回 人 类

作 为 宇 宙精华 万 物 灵 长 的 尊 严 ，成为 极
迫切的现实 问 题 。

当 你 厌 倦 于 城 市 的 灰 色 与 烟 尘 ，就
到 田 野里走走 吧 ！虽然 阳 光 炙烤着你 的

脸庞 ，枝 叶锯齿形 的 边缘会割伤你 的肌

肤 ，可是看看那些枝 叶婆 娑的庄稼 ：它

们那修 长或肥硕 的 碧 叶 ；那透着别样 芬

芳 的 各 色 花朵 ，或 花 团 锦簇 如 流 苏 样 ，
或如缨 ，如 盘 ，在阳 光里争奇斗妍 ；那

丰润饱满 的籽粒 ，像 母亲 的 乳房那般温
存 而 富 足 。就 连 丰 收 之 后 荒 凉 的 土 地 ，

也 有 一 股 醉 人 的 气 息 。冥 冥 之 中 ，或 许
神农 与 后稷 的神灵正默默注视着这广 袤

的 土 地 ，他 们 的 脸 上 是 否 会 流 露 出 欣 慰
的笑容 ？


